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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文章善变讹，诗词小说竟如何。

相投胶漆终堪喻，渭浊泾清同入河。

大量的诗词穿插于小说之中，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特色之

一。那么古代小说和诗词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会有关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什么作用，理想的关系又是什么？本

书不仅要探讨这些问题，而且要把小说与诗词的关系放在中

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长河里去观照，寻绎出古代小说如何由初

始阶段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轨迹。为了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

们先举几个例子来略表观点。

《醒世恒言》有一篇《佛印师四调琴娘》的小说。其中苏

东坡请佛印听琴娘唱曲后，有以下一段：

佛印口中不道，心下自言：“唱却十分唱得好了，却

不知 遂拈起笔来，做一词，词名〔西江人物生得如何

月〕：

窄地重重帘幕，临风小小亭轩。绿窗朱户映婵

娟，忽听歌讴宛转。既是耳根有分，因何眼界

无缘？分明咫尺遇神仙，隔个绣帘不见！

佛印写罢，学士大笑曰：“吾师之词，所恨不见。”

令院子向前把那帘子只一卷，卷起一半。佛印打一看时，

只见那女孩儿半截露出那一双弯弯小脚儿。佛印口中不

道，心下思量：“虽是卷帘已半，奈帘钩低下，终不见他

生得如何。”学士道：“吾师既是见了，何惜一词？”佛印

前　　　言

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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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说，便拈起笔来，又做一词，词名〔品字令〕：

觑着脚，想腰肢如削。歌罢遏云声，怎得向掌

中托。醉眼不如归去，强罢身心虚霍。几回欲待去

掀帘，犹恐主人恶。

佛印意不尽，又做四句诗道：

只闻檀板与歌讴，不见如花似玉眸。

焉得好风从地起，倒垂帘卷上金钩。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小说中的诗词，起码有一大部分

讲的是小说中人物的心里话。一来是用诗词写出来比只是干

巴巴的平常话要美、有味，二来是如果直说出来就太俗、太

直，而诗词正好能表达人不好说不能做的事。这不正是古代

小说中要有诗词，诗词之所以和小说产生关系的原因之一吗？

《聊斋志异》中的《绩女》，也是同样的故事：

忽见帘幕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樱，无不毕现，

似无帘幌之隔者。（费）生意炫神驰，不觉倾拜。拜已而

起，则厚幕沉沉，闻声不见矣。悒怅间，窃恨未睹下体；

俄见帘下绣履双翘，瘦不盈指。生又拜。帘中语曰：“君

归休！妾体惰矣 ”媪延生别室，烹茶为供。生题〔南乡

子〕一调于壁云：

隐约画帘前，三寸凌波玉笋尖；点地分明莲瓣

落，纤纤，再着重台更可怜。花衬凤头弯，入

握应知软似绵；但愿化为蝴蝶去，裙边，一嗅余香

死亦甘。

词表人物心中的隐曲，有想像，有心情，如果没有词，

岂不就只有“意炫神驰”这样的话了吗？

诗词既然对于小说这样重要，为何还要有人厌恶呢？我

们都有读古代小说跳过许多诗词的经验。问题当然很多，且

看《聊斋志异》中《仙人岛》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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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因谓：“王郎天才，宿构必富，可使鄙人得闻教

乎？”王（勉）即慨然诵近体一作，顾盼自雄。中二句

云：“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磊消。”邻叟再三诵

之。芳云低告曰：“上句是孙行者离火云洞，下句是猪八

戒过子母河也。”一座抚掌。桓请其他，王述《水鸟》诗

云：“潴头鸣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云向

妹咕呫耳语，遂掩口而笑。绿云告父曰：“渠为姊夫续下

句矣。”云：“狗腚响弸巴。”合席粲然。王有惭色。

我们想一想，众人为什么要笑呢？第二次的笑，是笑一

雅一俗合在一起的强烈反差所产生的滑稽感。那么，雅的诗

词放在俗的白话小说中岂不也要有这种滑稽效果？第一次的

笑是由诗词的内涵不确定性所带来。传统诗词用的是传统的

自古相传的词汇和典故、语言，表达的是固定的情趣。只有

在有学问的训练有素的人士中间才能相互理解，并以此为能。

那么，写进通俗小说中岂不要产生不和谐或误解？试想，“块

磊”、“格磔”，日常生活中谁用这些酸腐的词儿？如果仅仅如

此也罢了，诗词在后来其实成了一种套路。《绿野仙踪》第六

回有邹先生的风花雪月四首诗。先看其《花》诗：

红于烈火白于霜，刀剪裁成枝叶芳。

蜂挂蛛丝哭晓露，蝶衔雀口拍幽香。

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

无事开元击羯鼓，吾家一院胜河阳。

且看邹先生的解释：

“蜂挂蛛丝哭晓露，蝶衔雀口拍幽香”二句，言蜂

与蝶皆吸花露，采花香之物也。蜂因吸露而误投蛛网，

必宛转嘤唔，如人痛哭者焉，盖自悲其永不能吸晓露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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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因采香而被衔雀口，其翅必上下开阖，如人拍手者焉，

盖自恨其终不能嗅幽香也。这样诗句，皆从致知中得来，

子能细心体贴，将来亦可以格物矣。中联“媳钗俏矣儿

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系吾家现在故典，非托诸空言

者可比。予院中有花儿，媳采取而为钗，插于鬓边，俏

可知矣。予子少壮人也，爱而至于废书而不读。予家无

花瓶，而有瓦罐，予兄贮花于罐而闻香焉。予嫂素恶眠

花卧柳之人，因动防微杜渐之意，随以木棒伤之，此皆

藉景言情之实录也。

再看解释《雪》诗之“二八酒烧斤未尽，四三鸡煮块无

余”和《月》诗之“野去酒逢醉宋友，家回牌匿笞金哥”：

二八者，是十六文钱也。四三者，是四十三文钱也。

言用十六文钱，买烧酒一斤；四十三文钱，买鸡一只。

斤未尽，块无余，言予家皆酒量平常，肉量有余耳。

⋯⋯此一联虽两事，而实若一事：言月明如昼，最宜野

游。于宋姓友人相逢月下，饮予至醉而止。予此时酒醉

兴阑，可以归矣。金哥者，予家之典身童子也。合同外

边匪类斗牌，见予归家，而匿其牌焉。予打之以明家法，

盖深戒家不齐，则国不治。国不治，则天下亦不能平。

所关岂浅鲜耶 ？播诸诗章，亦触目惊心之意云尔。

虽然可笑，但是邹先生之作却体现的是宋代以降大多数

作诗者特别是小说中诗词的套路。那就是有什么写什么，并

喜爱玩弄文字上的小技巧，徒有诗词的面目而无诗词的实质。

《绿野仙踪》的作者嘲笑邹先生，其实书中之诗词也与之半斤

八两。如第十六回之〔武陵春〕词曰：“闲步暂栖丹凤岭，看

诸怪相争。一妇成功请同行，也叙道中情。孽龙吹浪鼓

涛声，见舟搓漂零。立拘神将把江清，一剑庆升平。”岂不是

挨着叙，毫无诗意？这其实反映了诗词的没落。试想，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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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唐人写完了，宋人已是勉强在写，而且要正儿八经的作，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即事诗》：

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

长。泼听琶梧凤，馒抛接建章。归来屋里坐，打杀亦何

妨。

这是宋哲宗朝之宗子所作。有人问诗意，答云：“始见蜘

蛛结网于檐，又二雀斗于厢，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

似之字。方吃泼饭，闻邻家琵琶作〔凤栖梧〕。食馒头未竟，

阍人报建安章秀才上谒。送客归，见门上画钟馗击小鬼。故

云打杀亦何妨也。”（《笑笑录》卷三）就连苏子美也写出

“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缀我腮。天公似怜我貌古，巧意

点缀使莫揩。欲令学此儿女态，免使埋没随灰埃。据鞍照水

失旧恶，容质洁白如婴孩。”（《笑笑录》卷四）这样的咏雪

诗来。简直和唐人的打油诗“江山一笼统，井口黑窟窿”都

相差不可以道里计，遑论其他？词到了宋末以后，文人热衷

于咏美人足、指甲一类无聊之作。连闺秀也来凑热闹。（从苏

东坡、刘过之后，如咏美人足的有杨升庵的〔灼灼花〕、梁清

标的〔沁园春〕、徐渭的〔菩萨蛮〕、徐佑成的〔临江仙〕、无

名氏的〔减字木兰花〕、章星园的〔六么令〕、陈栩的〔沁园

春〕、顾青瑶的〔沁园春〕、周笙的〔念奴娇〕、吴县某闺媛的

〔醉春风〕等）除了增加点写作技巧外，还能有什么意义？

《诗人玉屑》卷五言诗有三不可：“不可强作，不可徒作，不

可苟作。”又言诗有十戒：“一戒乎生硬，二戒乎烂熟，三戒

乎差错，四戒乎直置，五戒乎妄诞，六戒乎绮靡，七戒乎蹈

袭，八戒乎浊秽，九戒乎砌合，十戒乎俳谐。”而小说中的诗

词大多都犯此三不可和十戒。

可以说文体也关乎气数。这反映着文学发展的规律。任

何一种文体都有盛衰，任何一种文体也是在吸收其他艺术门

类的特点而发展自己。所以小说家们逐渐在创作中由使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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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利用诗词，最终将诗词的质素融进小说之中。《老残游

记》第十三回作者借妓女翠环的口说：

我在二十里铺的时候，过往客人见的很多，也常有

题诗在墙上的，我最喜欢请他们讲给我听。听来听去，

大约不过两个意思：体面些的人总无非说自己才气怎么

大，天下人都不认识他；次一等的人呢，就无非说那个

姐儿长的怎么好，同他怎么样的恩爱。那老爷们的才气

大不大呢，我们是不会知道的。只是过来过去的人怎样

都是些大才，为啥想一个没有才的看看都看不着呢？我

说一句傻话：既是没才的这么少，俗语说的好，“物以稀

为贵”，岂不是没才的倒成了宝贝了吗？这且不去管他。

那些说姐儿们长得好的，无非却是我们眼面前的几个人，

有的连鼻子眼睛还没有长周全呢，他们不是比他西施，

就是比他王嫱；不是说他沉鱼落雁，就是说他闭月羞花。

王嫱俺不知道他老是谁，有人说，就是昭君娘娘。我想，

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难道都是这种乏样子吗？一定靠

不住了。至于说姐儿怎样跟他好，恩情怎样重，我有一

回发了傻性子，去问了问，那个姐儿说：“他住了一夜就

麻烦了一夜。天明问他要讨个两数银子的体己，他就抹

下脸来，直着脖儿梗乱嚷说：‘我正账昨儿晚上就开发

了，还要什么体己钱！ 那姐儿哩，再三央告着说：“正

账的钱呢，店里伙计扣一分，掌柜的又扣一分，剩下的

全是领家的妈拿去，一个钱也放不出来。俺们的胭脂花

粉，跟身上穿的小衣裳，都是自己钱买。光听听曲子的

老爷们，不能向他要，只有这留住的老爷们，可以开口

讨两个伺候辛苦钱。”再三央告着，他给了二百钱一个小

串子，望地下一摔，还要撅着嘴说：“你们这些强盗婊

子，真不是东西！混帐忘八旦！”你想有恩情没有？因

此，我想，做诗这件事是很没有意思的，不过造些谣言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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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小说并不是和诗没有了关系，如第九回：

子平将诗抄完，回头看那月洞窗外，月色又清又白，

映着那层层叠叠的山，一步高一步的上去，真是仙境，

迥非凡俗。此时觉得并无一点倦容，何妨出去上山闲步

一回，岂不更妙。才要动脚，又想道：“这山不就是我们

刚才来的那山吗？这月不就是刚才踏的那月吗？为何来

的时候，便那样的阴森惨淡，令人怵魄动心？此刻山月

依然，何以令人心旷神怡呢 就想到王右军说的：“情

随境迁，感慨系之矣。”真正不错。低徊了一刻，也想做

两首诗，只听身后边娇滴滴的声音说道：“饭用过了罢？

怠慢得很。”慌忙转过头来，见那女子又换了一件淡绿印

花布棉袄，青布大脚裤子，愈显得眉似春山，眼如秋水；

厚，如帛裹朱，从两腮 白里隐隐透出红来，不似时下

南北的打扮，用那胭脂涂得同猴子屁股一般；口颊之间

若带喜笑，眉眼之际又颇似振矜，真令人又爱又敬。

诗当然没有写，可是他写的景，以及因景之所感，不就

是诗的意境吗？再看《绿野仙踪》第八十回：“于是合着眼

儿，想那蕙娘的态度并眉眼的深情。又想她半迎半避、半羞

半笑、半言不语的那种光景，恨不得身生双翼，飞到齐贡生

家，将蕙娘抱到一无人之地，⋯⋯又想着蕙娘上下，通是布

衣裙，便大不快活道：‘岂有那样丽如花、白如玉的人儿，日

夜用粗布包裹？可惜将极嫩的皮肤，都被粗布磨坏。’便想了

做家常穿用的衣服与他送去。”这和前面所引佛印之诗和费生

之词还不是一样的意思？

由中国古代小说与诗词的简单结合到有机地融为一体，

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乃是小说自身逐渐

发展到足以摆脱对诗词的依赖，吸收其精华，而自立门户的

结果。没有诗词的哺养，古代小说难以发展。但没有对诗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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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破和超越，也不可能成为完善的有真正独立品格和价值

的体裁。这样的体裁必然要显示文学本身的进步，作为后起

的文体优胜于以前的文体的丰厚潜力。小说之代诗词成为文

学的主要形式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以上只是零星拈出几个例证。古代小说与诗词的

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话题。究竟如何，用古代小说中的一

句套话来说，就是“雪隐鹭鹚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读

者如有兴趣，只能耐着性子且看下文仔细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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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代小说与诗歌

在谈中国古代小说与诗词之前，我们先来谈中国古代的

小说与诗歌。

什么是小说，学术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界定。（比如《辞

海》就解为：“以叙述为主，具体表现人物在一定环境中的相

互关系、行动和事件以及相应的心理状态、意识流动等，从

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表现手法最丰

富，表现方式也最灵活。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

法可以并用，也可有所侧重。一般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基本手

段。”《现代汉语词典》则甚为简略：“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

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

生活的矛盾。”）其实，简单地说，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小

说也就是讲故事。故事者，已发生过的事也。这和记录真实

的史相一致。为了讲得生动，就要描绘细节，就要加油加醋，

就要有所想像和虚构。《孟子 尽心下》就说：“尽信《书》，

则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不如无书。吾于

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武成》， 尚书

篇名，记武王伐纣之事。书中言武王伐纣，纣之“前徒倒戈，

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所不信者，正是其记叙者加油

加醋之想像和虚构。这不符合史的要求，却是写小说之所必

须。因此说，中国之小说可以用讲故事来概括。讲已有的故

事是小说，讲虚构的故事也是小说。如果这样讲的话，中国

古代的小说与诗歌的关系已经很久远了。以现有的文献来考

查，可以从《尚书》谈起。

《尚书》中所表现出的小说与诗歌的关系，可以分两种情

况。一种是小说中的诗歌作为作品中人物表情达意的手段。

这可以《皋陶谟》为代表。一种是小说本身的故事对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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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歌起着解释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在传诗。这可以《金滕》

为代表。先看《皋陶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

“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

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皋陶

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

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

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

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

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

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

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

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

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达于上下，敬哉有

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

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帝曰：

“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

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

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

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皋陶曰：“俞！师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

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

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臣哉，

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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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

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　　

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

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庶顽谗说，

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

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禹

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

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

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无

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 周水頟

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创若时。”“娶于涂山，

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

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

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时

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

“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

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

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

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

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我！”皋陶

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屡省乃

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帝拜曰：“俞，往钦哉！”

本文由于时代久远，所以初看不太好懂。其实文中的

“俞”、“都”、“於”都是“是”、“唉”、“ 喔”一类语气词。

“帝庸作歌”即“帝因作歌”，“赓载歌”即“再作歌”。这就

好理解了。文一开始讲“曰若稽古”就证明是在叙述古事，

而且是后人考查出来的故事。古代又无录音之设备，所以所

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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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各人之谈话就不可能全是真实的，而是后世文人所加工，

具有小说性质的东西了。全篇是叙述一次会议上的讨论。既

有各个人的对话，也有叙述者的语言。既表现出各个人的性

格和地位，又生动地描绘出各个人说话时的口吻及其内心活

动。的确是一篇相当于小说的优秀作品。最后舜帝和皋陶之

歌，表现了各人的观点和愉悦的心情，是作品中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这和《史记》中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

歌》、荆轲的《易水歌》是同样的性质。《尚书》之后相当于

小说的叙事文学作品，大多都有这种人物以诗歌表情达意的

形式。比如 列女传》卷六《赵津女娟》：

赵津女娟者，赵河津吏之女，赵简子之夫人也。初

简子南击楚，与津吏期。简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简

子欲杀之。娟惧持楫而走。简子曰：“女子走何为？”对

曰：“津吏息女。妾父闻主君来渡不测之水，恐风波之

起，水神动骇，故祷祀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备礼，御厘

受福，不胜巫祝杯酌余沥，醉至于此。君欲杀之，妾愿

以鄙躯易父之死。”简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

君欲因其醉而杀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

若不知罪杀之是杀不辜也。愿醒而杀之，使知其罪。”简

子曰：“善。”遂释不诛。简子将渡，用楫者少一人。娟

攘卷掺楫而请曰：“妾愿备父持楫。”简子曰：“不谷将

行，选士大夫斋戒沐浴，义不与妇人同舟而渡也。”娟对

曰：“妾闻昔者汤伐夏，左骖骊 靡，而遂放桀。，右 骖　牝

武王伐殷，左骖牝骐，右骖牝騜，而遂克纣。至于华山

之阳。主君不欲渡则已，与妾同舟又何伤乎？”简子悦，

遂与渡，中流为简子发河激之歌。其辞曰：“升彼阿兮面

观清，水扬波兮杳冥冥。祷求福兮醉不醒，诛将加兮妾

心惊。罚既释兮渎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维。蛟龙助兮主

将归，呼来棹兮行勿疑。”简子大悦。曰：“昔者不谷梦

娶妻，岂此女乎？”将使人祝祓以为夫人。娟乃再拜而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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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夫妇人之礼，非媒不嫁。严亲在内，不敢闻命。”

遂辞而去。简子归，乃纳币于父母而立以为夫人。君子

曰：女娟通典而有辞。诗云：来游来歌，以矢其音。此

之谓也。

颂曰：赵简渡河，津吏醉荒。将欲加诛，女娟恐惶。

操楫进说，父得不丧。维女难蔽，终遂发扬。

仿宫廷起居注的 穆天子传》也有穆天子和西王母之歌。

如卷三：

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

曰：“白云在天，山阾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

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

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卷五：

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

民曰：“我徂黄竹， 员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

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忘。我徂黄竹， 员閟寒，

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穷。

有皎者鵅，翩 勿则迁。居乐甚寡，翩其飞，嗟我公侯，

不如迁上，礼乐其民。”

拾遗记 搜神记》之紫玉从》之翔风怀怨所作五言诗、

墓中出来所作之歌都是同类型的情况。

下面我们来看《金滕》：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

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

坛同 。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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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

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

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

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

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

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

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

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

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 中。王翼日乃于金滕之匮

瘳。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

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

先王。”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

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秋，大熟，未获。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

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乃得周公所

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

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

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

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

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

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通篇都是叙事，情节比较曲折。大致是讲周武王有病时，

其弟周公愿以身代，祷于祖宗。武王死后，成王即位。管叔

等人散布流言，说周公有篡位之意图。于是周公作《鸱鸮》

诗。后来成王发现周公当初以身代武王的祷词，才明白周公

之忠心。关于这个故事，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记载。

比如，“我之弗辟”、“居东二年” 鲁周公世家》作，《史记

“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兴师东伐”。马 辟谓辟融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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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东都。”郑康成云：“我今不辟孺子而去”，“居东者，出处

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而《说文解字》却解“辟”为

“法也”，与刑同义。是说我不以法治管、蔡，则天下叛周。

这就如同《史记》有将“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

之事记为周公已卒之后，又记周公于成王少时有病，乃自剪

蚤沉河，以祝于神，要以己身代成王，及成王即位，人或谮

周公，周公奔楚等不同的记载一样。尽管引起后来学者的不

同见解和争论，各有各的道理（可参孔颖达《毛诗正义》、朱

熹《诗集传》、崔述《丰镐考信录》、雷学祺《介庵经说》、蒋

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二等有关解释）。但究其实，不过是同

一个故事在流传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不同的版本而已。这个事

情本来就是传言，具有小说的性质。这可暂且不论。我们所

要关心的是小说和诗歌的关系。篇中谈得清楚：“公乃为诗以

贻王，名之曰《鸱鸮》。”之所以这里没有记录本诗，是因为

这首诗录在《诗经 豳风》之中，故从略。原诗为：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

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徹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

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

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

维音哓哓。

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抒情诗，也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

第一首由文人个人独创的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公可以

说是第一位诗人。诗通过禽鸟酣畅淋漓地抒发了作者的怀抱，

亦禽亦人，人鸟合一，是上古诗歌中很少见到的纯文学的作

品。要正确理解本诗，古代经学家的一些误解，还需廓清。

首先，鸱鸮是什么，是 鸱鸮 ，这就需要谁在说“鸱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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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毛传云：“鸱鸮， 鴂也。”《尔雅》亦如之。 鴂是什

么？据 文选》所引韩诗之注及诗疏所引陆玑之疏，即是

《荀子 劝学》中所言小鸟蒙鸠、《说苑》中客谓孟尝君所言鹪

鹩。但是诗既云“鸱鸮 鸱鸮，既取我子”，鸱鸮如果是小鸟

的话，怎么能取它鸟之子，又是何鸟言何鸟取己之子呢？孔

疏言：“人已取我子”，可是这和整首诗的表意不合。段玉裁

在《说文解字注》中言：“鸟名自呼，鸱鸮正是鸟声。”意思

是鸱鸮为鸟之自称，但诗中的“鸱鸮，鸱鸮”明明是在呼对

方，作诗者哪能写出如此之别扭 尔雅》句子？其实，郭璞

注还是有道理的。鸱鸮和 鴂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鸟。刘向

《九叹》云：“鸱鸮集于木兰”，王逸注：“贪鸟也。”《诗经 陈

风 墓门》：“有鸮萃止”，《诗经 鲁颂 閟宫》“：翩彼飞鸮”，

毛传、郑笺并以为是恶声之鸟。贾谊《吊屈原赋》：“鸾凤伏

窜兮，鸱鸮翱翔。”颜师古注曰：“鸱，鸺鹠，怪鸟也。鸮

恶声鸟也。”而《方言》则云：“桑飞，自关而东谓之工爵，

或谓之过鸁，或谓之女 。自 鴂，自关而西谓关而东谓之

之桑飞，或谓之懱 爵。”可知鸱即鹞鹰，鸮即猫头鹰，古人以

指凶恶之鸟。 厘米，善以苇叶、毛羽造精巧鴂即体长约

之窝被人们称之为巧妇鸟的鹪鹩。丘光庭《兼明书》卷二就

讲得好：“据毛苌、郭璞、颜师古诸儒之说，则鸱鸮，土枭之

类，非巧妇矣。‘无毁我室’，我，巧妇也。然则此诗之内有

鸱鸮毁室之言，盖周公之意以鸱鸮比管、蔡，巧妇比己，言

管叔、蔡叔流言，致成王疑我罪我，属党不可更夺其土地，

故云‘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如此，则当是鸱鸮欲毁巧妇之

室，巧妇哀鸣于鸱鸮。而康成、颖达直以鸱鸮为巧妇，非

也。”

然而，虽然汉儒之解鸱鸮为 鴂是错误的，但也是有所

本的。这就在于先儒之所以注云“鸱鸮 鴂”，本是标明此

诗之主体即主人公为 鴂。后人不察，竟误以为鸱鸮就是

鴂。是以固守家法之汉儒代代相传，造成后世理解上的迷惑

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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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就可以欣赏这首诗了。第一段：恩，殷也。鬻

子，稚子 鸱鸮，鸱鸮，你已捕去我的孩子，也。 鴂小鸟讲：

但不要毁坏我的窝巢。我之所以殷勤地建造窝巢，是哀怜于

我的小孩子啊。第二段：徹，剥也。桑土，桑根也。小鸟言：

及天之未下雨，我剥取桑根皮，细密地编织我的房屋。因为

现在之人，或有敢于欺侮我者。第三段：荼，萑苕也。租，

铺草也。瘏，病也。小鸟言：我为建造巢屋，手口并作，采

来萑苕铺在窝里。我的嘴累坏了。就因为我没有家室的缘故

啊。最后一段：谯谯，枯燥没有光泽的样子。翛翛，短秃的

样子。小鸟言：辛苦建巢，羽毛变得干枯，尾巴磨得秃短，

巢屋在风雨之中飘摇，我只能发出恐惧哀伤的叫声。全诗以

禽寓人，生动地描绘了一只小鸟在鸱鸮的侵害下，为保护巢

屋继续养育后代而发出的号叫。虽然不能像先儒经师那样句

句坐实在具体人物身上，但的确是恰当地表现出周公在受误

解、猜忌的情况下，仍保护家园、情系王室的复杂心情。

不过，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小说与诗歌的关系。这首诗的

确是好。但是 尚书如果没有 金滕》介绍其历史背景和本

事，人们能看得懂，能理解得深刻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就像汉乐府中的《乌生》，虽然也是禽言诗，我们对其就缺乏

清晰的理解。也就是说，《尚书 金滕》的叙事为读者正确理

解诗的内涵提供了根据和条件，避免了对作品漫无边际的猜

测和误解。是以《诗序》就将此本事概括为“鸱鸮，周公救

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

焉。”朱熹则干脆直接说：“事见《书 金滕》篇。”

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歌的国度里，古代小说传诗和小说与

诗相得益彰的情况相当普遍。这在历代的诗话和词话里就表

现得十分突出。比如说，如果我们只读《开元宫人诗》，就会

感到莫名其妙。这是谁为谁做征衣，他们又是什么关系呢？

但一看《本事诗 情感一》的故事就会恍然大悟。不仅为之感

动而且还会引起深深的思考。其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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